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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实现乡村作为空间的多元价值。然而，城

乡转型进程中的乡村空间重组造成了乡村资源失配、关系失调和文化失序

及其衍生的空间正义等问题，制约着乡村治理进程。本文基于社会空间理

论，建构了社会工作参与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的分析框架，以社会工作参

与 S 村“功德林”营造项目为例发现，社会工作以空间为治理对象和依托，

通过资源重组、关系重构和文化重塑的实践过程推动乡村物质、社会和文

化空间再生产，实现营造物质空间载体、培育社会空间表征和涵养文化空

间势能等目标。以空间正义为价值理念，以空间分析为工具手段，以空间

赋权为技术方法的治理逻辑可以激活空间主体活力，整合空间生产要素，

促进空间合作生产，推动乡村公共空间重构，实现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治理

的空间嵌入。与其他主体相比，社会工作在公共空间再生产中彰显出独特

的文化实践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情感生产能力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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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乡村作为集政治、经济、生态和人文价值于一体的区域综合体，兼具

生产和生活等多重功能，是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之一（张勇，2019）。现

代乡村空间融合传统和现代、地方和全球，转变为多元建构的场域（路璐、

朱志平，2018），其空间格局、经济形态和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和多元。资本、

权力和技术推动乡村空间重组，催生出城乡空间失配、治理秩序杂糅、主

体功能缺位、熟人社会瓦解等破碎化、脱域化及无序化的空间异化和非正

义问题（张洋阳、叶继红，2018），制约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因此，重

构乡村空间可以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冉璐，2023）。随着国家治

理逻辑从简约的总体支配向复杂的技术治理转变，以理性的技术解决社会

结构化问题成为一种共识。作为技术的社会工作通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

以主动嵌入和被动吸纳的双重逻辑参与城乡治理，成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涵盖时间、空间和主体等复杂要素的场域

实践（金炼等，2019），通过将特有的人本价值、专业技能和实践渗透到乡

村空间演变之中，推动乡村空间内部功能形态变迁与治理结构优化，成为

推动乡村空间再生产的重要力量。

社会工作对空间的关注十分有限，既有研究也局限于讨论学科发展的

空间以及空间如何对服务对象和社会工作实践产生影响（Ferguson，2009）。

随着空间的社会属性受到关注，学界开始从认识论和实践论两个视角探讨

社会工作与空间的关系。其中，认识论视角围绕社会工作实践的可能性与

空间考量，提出空间转向是对社会工作实践碎片化和技术化困境的回应（张

江龙，2020），政策、制度、文化和技术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空间场域（向

德平、姚霞，2009）。实践论视角则聚焦社会工作的人本价值、技术方法和

专业优势探讨社会工作在乡村治理中的多元场景与嵌入空间：一是发展视

角下的乡村自然空间营造，强调对乡村人文自然环境、设施的改造和空间

的布局优化（张和清等，2021；李侨明、张和清，2023），进而为乡村发展

提供物质资源保障；二是增能视角下乡村民主参与的自治空间营造，强调

重建公共空间和再造乡村组织以激活乡村内生力量（李迎生等，2013），构

建符合乡村发展需要的乡村组织体系；三是共同体视角下乡村互助生活空

间的营造，通过增强社区集体意识、发动群众参与乡村事务、重构乡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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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性以促进乡村共同体建设（袁小平，2019）；四是乡村在地文化空间营

造，发掘和创新乡村文化、提高个人和乡村文化能力（宋爱明、任国英，

2021），进而为乡村振兴奠定文化基础。

既有研究主要从空间视角讨论社会工作运行的制度和文化场域，基于

空间思维探索社会工作实践的空间维度。也有研究将社会工作与空间再生

产相关联，尝试运用空间思维解决治理问题，但更多是基于实践环节的附

带性空间概念展开阐述，较少对社会工作与空间再生产的关联、逻辑和实

践进行整体性、系统性和专门性研究。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是：社会工

作参与空间再生产的能力与优势如何体现？社会工作参与空间再生产的实

践过程和行动逻辑是什么？基于此，本文尝试引入空间理论，将社会工作

参与 S 村“功德林”营造的实践视为空间再生产的过程，以此分析社会工

作参与公共空间再生产的实践策略和行动逻辑，为社会工作参与空间再生

产实践提供一个微观案例解读。

二、乡村治理转型的空间视角与社会工作的 
空间嵌入

（一）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与乡村空间再生产

空间是一种理解社会生活的视角。马克思指出，空间是人类生产活动

所需的基本要素，资本推动空间改造和重组，造成城市和乡村空间的分裂。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经典空间生产理论家反对将空间视为绝对论的固有观

点，强调空间在历史实践中不断产生、解构和转化，它是一个由人的活动

在社会生活中建构起来的关系性存在，具有物质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等特

点（Schmid，2008）。基于此，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

的空间三元辩证法，以阐释空间生产的过程及其权力关系。后现代社会理

论家拓展了空间生产理论，苏贾（Soja，1989）以“空间、社会和历史”三

元本体论强调了空间生产过程中人的主体实践，指出空间是人有意图和目

的生产出来的。福柯（1999）将空间、权力与知识联系在一起，分析了权

力与空间生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及后现代空间理论家从空间维

度分析了空间生产、空间正义及其与政治、资本和文化的关系，拓展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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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叙事的总体性思考（解丽霞，2023）。作为一个多维度、过程性和关系性

概念，空间生产的多维度体现在空间中物的生产和空间自身的生产上；过

程性则体现为三元空间的交织形塑共同作用于空间生产；关系性体现为空

间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压缩集束（颜昌武、杨怡宁，2024）。哈菲克进一步提

出包括乡村地方性、乡村的表征和乡村日常生活的三重空间模型（Rigg &  

Ritchie，2002），为乡村空间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

乡村社会是一个结构、功能和区域相关联的综合性空间系统，乡村空

间的生产和再生产是资本、权力等多重逻辑交互的结果，乡村治理离不开

乡村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作为村民日常生活实践的公共场所，乡村空间

包含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物质空间作为乡村生产生活的实体

部分，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资源基础和物质载体；社会空间作为村民和乡村

组织建构的行为与实践活动，是各类社会关系的载体；文化空间是村民的

空间体验和想象，包含村民的身份认同和情感体验，能够转换为主体意识

和参与意识。物质空间形塑社会和文化空间，社会空间建构物质和文化空

间，文化空间约束物质和社会空间（张琦、杨铭宇，2021），三者共同作用

于乡村公共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

（二）社会工作参与空间再生产的嵌入维度与内在逻辑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强调技术的治理力量，通过资源重组、关系重构和

文化重塑等实践过程实现空间嵌入，社会工作实践与空间再生产具有价值

目标、工具手段和技术方法上的契合性。

1. 社会工作参与空间再生产的嵌入维度

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治理的空间嵌入以乡村物质、社会和文化空间为治

理对象和依托，聚焦于治理体系中“物”和“人”的社会空间变迁尺度及

关系，依托空间对不同的“人—资源”“人—组织”“人—文化”关系进行

塑造（谭林等，2024），以资源重组、关系重构和文化重塑的实践理路推动

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

一是资源重组。物质空间服务于乡村生产生活，是对乡村资源分配、

空间占有及其衍生的利益分配和权益保障问题的反映，影响着空间生产资

源和主体关联形式。乡村物质空间的治理在于协调利益关系，推动资源合

理配置，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其对应的治理基础是资源重组。社会工作

通过空间资源配置、利益协调和空间规划等方式整合乡村治理所需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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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物力资源（谭林等，2024），争取、转化、链接和分享社会政策与资源，

促进资源在乡村空间的合理配置，协助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动员村民发掘、

再造和储备资源，重组物质空间，形成新的治理要素合力，为乡村治理提

供物质保障。

二是关系重构。社会空间是建立在物质空间基础上的人类各种社会行

为的关系场，包括日常生活、生产实践、组织治理等多重网络和关系，具

有组织整合性和关系建构性的特点。依据主体实践的空间生产原则，社会

空间治理重点是重构异化的社会关系。社会工作通过发挥关系协调和功能

重构的作用，立足乡村空间内主体的行为及互动状况，运用专业技术和方

法协助乡村构建整体性、多元性和复合性社会资本，促成各主体形成良性

互动关系，重组社会空间，实现基于情感和信任的乡村有机团结和再组织

化，生产复合型自组织治理网络，培育乡村内生自治动能。

三是文化重塑。文化空间是乡村文化符号、精神意识和价值观念存在

的场所，也是人及其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场所（李星明等，2015），文化空间

生产的原则是培育乡村独特的文化意识和体系（张琦、杨铭宇，2021），发

挥文化在维系乡村社会关系和稳定社会秩序中的作用。依据文化能够塑造

人的实践活动，并产生一系列符号价值的功能，文化空间的治理重点是文

化重塑。社会工作通过挖掘和创新乡村传统文化，促进村民主体性实践，

培养村民的主体意识和责任，重组文化空间，培育村民的文化自信、身份

认同、集体归属和心理体验，重构文化秩序和集体共识。

2. 社会工作参与空间再生产的嵌入逻辑

乡村空间包括社会关系、社会权力、社会问题、社会资源和社会行动

等要素。社会工作所追求的价值理念、服务对象和服务目标与乡村空间生

产具有重合性，尤其是基于空间理论的空间正义、空间分析和空间赋权更

是社会工作的价值追求、工具方法和技术策略。

一是作为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追求的空间正义。列斐伏尔、哈维等学者

先后就城市权利、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等空间资源和权利在现实分配中的

不正义问题进行探讨，强调对空间权利的追求，以实现空间资源的公正分

配和空间权益均等。我国在城镇化过程中也面临空间正义受到挑战的情况，

如空间主体利益冲突（顾萍、尹才祥，2018）、资源占有不均（曾天雄、曾鹰，

2014）、社会排斥与歧视等（周均旭、李奕忻，2023）。乡村发展的本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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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符合空间正义的乡村公共空间（钱振明，2022），空间正义所映射的人

文关怀、公平公正等精神契合社会工作的内在价值，而社会工作追寻社会

正义，关注弱势群体并传递关怀，尊重个体意愿和多元文化，挖掘个体优

势和潜能，重塑人的自信和能力，这种助人观念及其暗含的社会正义理念

与空间正义也高度契合。

二是作为社会工作评估工具创新的空间分析。空间作为分析维度的

理论基础源自空间生产，空间分析侧重对空间关系结构进行剖析（郑震，

2010），例如通过分析行动者与空间的关系来考量行动者的行为和意义，以

空间生产和组织形式分析社会过程、关系和结构（钟晓华，2016）。空间分

析即社区分析，其创新了社区分析法，空间分析思维将社会工作分析单位

拓展至空间维度以及其中的互动关系，深化了对环境中的人及其行动的审

视（童敏，2020）。社会问题、社区资源、个体问题和需要具有时空特征（王

思斌，2019），空间分析为社会工作立足于动态的日常生活场景，为社会工

作不断调整、改变并实现超越提供新视角。空间分析能够更好地剖析个体

及空间中的权力、资源、问题和结构关系，有助于深度分析乡村问题，挖

掘乡村资源和潜力（张和清等，2021）。

三是作为社会工作实践技术手段的空间赋权。权力推动空间生产，而

且权力本身就是空间化的（Gregory et al.，2009），正如苏贾所指出的第三

空间对弱势群体赋权的意义（张广济、计亚萍，2013），空间再生产即空间

赋权的过程（张江龙，2020）。空间赋权是赋权者和被赋权者在物质、社会

和文化空间相互交织的复杂逻辑空间中的双向互动，这种互动在文化空间

中创造精神层面的符号和理念，资源匮乏与分配不均的结构性问题可以通

过在物质空间中集结资源加以解决，社会空间所缔造的社会互动及其建立

良好的社会网络可以促进有效赋权（金炼等，2019）。空间赋权实践推动物

质空间改造，提升物质、文化空间及其资源的可达性，增强空间主体的关联，

将以往平面化的赋权过程转换为立体化的动态过程，形成一个从空间到关

系再到个体的动态赋权空间生产过程。

（三）分析框架

乡村空间是一个包含多重空间、多种空间要素及其生产与被生产关系

的复合概念，核心是社会关系、社会行动及二者的互构过程，包括物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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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和文化性三重属性。物质性代表“活动地、仪式场、交流场域、文

化符号”等实体意义；社会性代表“需求表达、共识形成、多方参与”等

空间行动和治理行为（蔡丽茹等，2023）；文化性代表“公共精神、集体秩序、

公共规则”等空间价值和集体感知。乡村治理的本质是多元主体在日常生

活实践中占用、操纵与改变乡村空间，以促进其有效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

社会工作参与乡村空间再生产基于空间正义的价值目标、空间分析的工具

方法和空间赋权的技术策略，透视乡村空间中的资源配置、主体关系、权

力结构和文化秩序（王锐，2020），围绕资源重组、关系重构和文化重塑的

实践理路推动乡村空间再生产。乡村空间及其再生产重构了乡村社会的物质

性、社会性和文化性，为乡村日常生活和治理提供场所、平台和资源，也重

构了乡村社会关系，推动乡村社会再组织化。同时，其激活了乡村内生治理

动能，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实现从空间生产到共同体生产，再到乡村治理重

构的连续统。

综上，本文建构了一个社会工作参与乡村空间再生产的分析框架（见

图 1），以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透视社会工作参与的空间嵌入逻辑。其中，

本文的物质空间特指“功德林”的物质载体及其活动场所和附属资源；社

会空间指在“功德林”营造过程中，村民与村干部、政府工作人员和企业

以及村民所形成的交互关系；文化空间指围绕“功德林”营造过程及其文

化实践产生的集体归属感和认同感等文化势能。该框架遵循的逻辑为：实

践维度解释社会工作参与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的行动策略，逻辑维度解释

社会工作参与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的行动逻辑，逻辑维度以实践维度的行

动过程为依托，实践维度的行动过程反映逻辑维度的运作逻辑，共同解释

社会工作参与空间嵌入的实践过程和运作机制。

物质空间

文化空间

社会空间

资源失配

文化失序

关系失调

资源重组

文化重塑

关系重构

空间正义

空间赋权

空间分析

营造物质空间映像

培育社会空间表征

涵养文化空间势能

价值目标

工具手段

技术方法

实践维度 逻辑维度

分析维度 问题指向 社会工作参与的空间嵌入 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

     图 1  社会工作参与乡村空间再生产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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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S村隶属于P县，人口约2 700人，村集体年收入20.7万元，产业以果蔬、

中草药等经济作物种植为主，辖区有农产品加工厂、休闲农业产业园等农

业产业企业 4 个。S 村的制药和果蔬业快速发展，吸引了制药和农牧等外

来企业到当地投资办厂。2013 年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统筹规划，S 村通

过合村并居、经营规划等方式将分散在自然村的村民整体迁移至集中安置

区，以重新规划土地、营建基础设施和优化产业结构等方式推动空间重组，

使得邻里居所、历史古建等物质空间实体发生变化。村民和外来人员交往

变得密切，邻里交往陌生化，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深刻变迁，这些改变导

致 S 村面临乡村环境脏乱、人员流动性大、邻里矛盾纠纷多等复杂性治理 

问题。

2020 年 3 月，P 县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五社联动”机制，加

快推进城乡治理的决策部署，引进和培育一批社会工作机构助力乡村治理。

在县级相关部门的推动和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S 村开始探索引入社会工

作机构开展乡村治理。2021 年 3 月，Q 机构进驻 S 村开展“五社联动”项

目。前期，Q 机构聚焦困难群体服务，对救助对象和弱势群体等建档并开

展探访服务，帮助困难、弱势群体解决生活困境，促进其社会融入。该阶

段社会工作者主要扮演行政辅助者和资源协调者角色，目标是融入乡土社

会，与乡村主体建立良性的合作关系。2022 年 3 月，社会工作者在前期服

务和深度评估的基础上发现，S 村空间重组导致了乡村物质空间表征失序及

社会文化空间深层次多维度失序的问题，形成诸多治理难题。Q 机构设计

了“功德林”营造创新项目，在实践中，其围绕“功德林”营造项目，以

资源整合再分配、关系协调再生产和文化秩序重建等为目标，通过资源整

合、组织动员和主体性培育等方式联合一切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推动 S 村

物质、社会和文化空间再生产，解决了乡村环境脏乱、邻里纠纷和集体行

动弱化等问题。

S 村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型村庄，其治理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挑战

性。Q 机构作为本土孵化并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专业社会组织，能够反映该

地区社会工作发展的一般样态，具备提炼理论命题的代表性。“功德林”营

造项目是在多方力量和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乡村公共空间循环变革、持续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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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过程，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既关注空间中的资源整合与分配、公共实

体空间营造等“物”的意义，又重视空间中互动、协商、归属感等“人”

的意义。以上信息和实践特性足以回应本文所观照的研究问题，故而本文

选择 S 村“功德林”营造项目为经验案例。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选择代表性实践和项目进行分析和研究，通过

对关键人物言行的深描和对行动的还原来对事件发生的因果过程进行分析，

展示案例运作的全过程，分析案例的运作机制和特征，剖析社会工作参与

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的内在逻辑和作用机理，以此对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治

理的空间嵌入模式展开深入理解，并通过参与观察和半结构访谈的方式获

得详尽的经验素材。笔者曾作为 Q 机构的兼职督导，持续关注该机构及项

目服务推进的状况，对机构例会和督导工作进行情境观察并记录项目运作

全过程。同时，笔者分别于 2022 年 4 月中旬、11 月中旬及 2023 年 3 月上

旬赴 S 村进行多次观察走访，收集项目申报书、例会记录、工作日志等文

本资料 13 份。此外，笔者围绕“功德林”营造项目的实施背景和运作情况、

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状况以及多方参与者对社会工作机构介入以后所取得

的成效的看法等问题，通过半结构访谈获得 P 县政府工作人员、Q 机构理

事长、社会工作者及村干部等不同参与者的访谈资料。笔者长期与驻村第

一书记和社会工作机构总干事保持联系以追踪最新动态，获得丰富的在地

情境资料。

四、社会工作参与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的案例分析

乡村公共空间重组意味着空间生产异化，衍生出不确定性乡村日常生

活时空情境，引发乡村治理规则、方式和问题的转换，因此，围绕空间范

畴及其内部性质展开治理具有必要性（陈晓彤、杨雪冬，2013）。社会工作

从作为治理对象和依托的公共空间入手，通过优化公共空间中的资源配置

及利益分配、协调空间中的社会关系、激发空间中的主体性实践，来推动

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

（一）乡村公共空间的演进轨迹及其治理问题指向

资本、政策和权力等为乡村带来现代化的生产观念、人才、资金和技

术，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经济转型、农民增产增收以及治理主体体制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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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等方面发挥了巨大效用。然而，乡村公共空间也成为外力增殖和扩张的

工具，这导致乡村物质空间失范及社会文化空间多维度失序，使得乡村公

共性、主体性联结、社会互助及规范性秩序薄弱。基于此，乡村治理呈现

出治理主体原子化、治理方式碎片化、治理关系离散化、治理秩序无序化

及治理问题复杂化等特点。

1. 乡村资源失配与空间布局失序：物质空间“割裂”与“衰败”

物质空间随着权力和资本的介入不断被生产，原本以“功德林”为中

心的村落居住形态逐渐分化，围绕行政功能区、产业工业基地形成新型居

住空间结构。居住、生产和生活区域被功能性、工具性分割，呈现出空间

布局失序、空间利用不当及空间资源占用或浪费等状态，乡村发展受限。

一是物质空间资本化，公共景观被破坏或重建。村民日常生活、休闲娱乐

的公共空间被企业征收并重建为休闲农场，民宿、农场餐饮等商业设施侵

占耕地，药企征收土地建立药材加工厂，资本扩张侵占土地资源，摧毁乡

村物质景观。二是物质空间私有化，公共资源被占有或闲置。由于集中规

划的住宅面积有限，“功德林”广场及原闲置荒地、水利设施等公共空间被

村民用来放杂物和养牲口，村民在屋前扩建鸡舍、猪舍，公共资源向私有

资源转变。三是物质空间离散化，居住空间被分割或重组。集中平移将原

本分散的村民小组组合成新的居住形态，以血缘、宗族为中心的邻里格局

被分割，重组的居住空间夹杂各种复杂社会关系。四是物质空间混乱化，

乡村生态被破坏或污染。村民乱搭乱建各类厂棚，垃圾及农业用具无序堆

放，在休闲广场违规经营，养殖废水直接排放在道路两侧，破坏乡村生态

环境。物质空间资本化、私有化、离散化和混乱化的表征是空间挤压、侵

占及功能紊乱等空间失序图景，内源是村民在资源争夺和利益关怀中的冲

突和矛盾，这折射出了道德秩序和伦理规范等约束秩序的衰减（周晨虹，

2023）。
2. 乡村关系失调与空间交往边界：社会空间“撕裂”与“区隔”

物质空间重组引发邻里关系、权力关系的重构，呈现出血缘、亲缘关

系收缩下的邻里关系复杂化和地缘关系陌生化（方菲、李旺，2023），乡村

规划忽视了乡村日常生活的便利性和适应性，引起社会关系的异化。一是

居住空间弱化了邻里交往。空间重组解构了村民基于亲缘、血缘关系的聚

居，加剧了社会层面的距离感和陌生感，邻里交往意愿降低，交往范围变小，

昔日的近邻成为同村的陌生人，现有的近邻则被视为麻烦制造者（管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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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二是产业分化增加了村民间的区隔。休闲农业发展使得部分村民利

用土地、技能等发展民宿、农家乐，违规扩建小洋楼，占用公共空间和资源，

邻里冲突频发，职业分类及收入差异等造成社会交往区隔（赵纯，2019）。

三是资本势力冲击乡村社会关系网络。旅游业发展和招商引资吸引外来资

本和人口，村民为获取、出售资本选择与外来人口建立互动关系，乡村固

有的社会网络遭到冲击，乡村社会关系逐渐表现出高度异质性。四是精英

式治理弱化了传统干群关系。在乡村资源分配和邻里冲突调解中，村干部

更倾向于支持精英群体，村委会热衷于与外来资本合作，忽视村民的权益

保障，村委会的合法性不断受到质疑。空间重组使生产共同体意识的社会

空间式微，社会资本功能弱化，乡村互助和治理网络断裂。村民交往疏离、

社会关系区隔、社会支持网络破碎及干群关系复杂制约着乡村社会资本再

生产，长期异质性生活、资本化生产和精英化治理使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

与意愿降低，难以形成集体行动，制约着乡村治理活力和内生动力。

3. 乡村文化失序与空间价值弱化：乡村文化空间“衰落”与“瓦解”

物质空间的重组及社会结构、社会意识的变化，造成了乡村文化空间

衰落和瓦解。一是文化空间载体消逝。空间重组改变了承载村民集体记忆

的物质载体和象征符号，但又未能建立起相应的物质载体来承担既有的文

化意象（管其平，2021）。在 S 村，“功德林”和客堂等文化空间载体被侵

占或破坏，刺绣、中医等传统技艺面临失传，村民缺少日常互动、组织礼

俗仪式的文化空间载体。二是文化空间实践遗失。文化空间是村民开展礼

俗活动、民俗节庆和祭祀神灵的仪式场，S 村传统仪式活动在空间重组后逐

渐遗失，婚嫁、丧葬变得商业化，集体祭祀和拜祖仪式被搁置。三是文化

空间主体性式微。当地以现代景观代替传统文化景观，文化空间实践与乡

村脱离，村民的主体性意识逐渐淡化。四是文化空间功能弱化。随着文化

空间载体缺失，村民的集体记忆和文化归属感减弱，其对村规民约、家风

家训等规范的认同感降低，邻里冲突频发，村民热衷于追求经济价值而表

现出对乡村公共活动的淡漠，对参与集体行动缺乏足够的意识和热情。空

间重组及其衍生的传统文化衰弱、主体实践式微和文化功能弱化使乡村共

同体面临着价值差异、权威流失、归属感消解和认同衰减等风险（任贵州、

曹海林，2021）。乡村维系自身稳定的文化规制、道德秩序和礼仪习俗等文

化意义上的空间秩序不断被瓦解，情感空间破碎、价值传导不畅制约着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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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会关系的维系和乡村集体行动的达成。

（二）社会工作参与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的实践策略

Q 机构立足于 S 村既有空间格局难以改变的事实，聚焦于公共空间在

S 村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治理意义，以“功德林”营造为切入点，通过广泛

链接和整合社会资源，动员和组织村民参与，保障村民作为乡村公共空间

生产主体的话语权和主动权，通过资源重组、关系重构与文化重塑等行动，

生产符合村民空间正义诉求和以村民为主体的乡村公共空间。

1. 资源重组：营造乡村物质空间载体

社会工作者从物质空间再生产的逻辑出发，运用专业技术链接社会资

源、动员社会力量、实施规范化管理，通过资源重组整合和乡村内外资源

配置来推动物质空间再生产。一方面，机构通过链接项目资金和盘活乡村

资源为空间改造提供物质保障。首先，Q 机构联合 P 县政协、民政局申报

省级文物保护资金，链接企业慈善基金并组织村民捐赠筹集项目资金 41.32

万元，整合 S 村闲置建筑用材 16 吨，联系文物修复专家和技工 8 名，为

物质空间再生产提供智力和物质保障。其次，Q 机构通过腾讯公益开展互

联网宣传，鼓励企业建立文化保护基金，整合企业、手艺人和村民多方力

量，围绕历史长廊原真性修缮、文化墙创造性改造、视觉广场艺术性装饰，

营造乡村复合型公共空间，并融合历史传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多元

文化元素，搭建乡村文化认同圈，凝聚村民。另一方面，Q 机构通过集体

协商和精英动员来组织多元主体参与。第一，社会工作者通过集体商讨确

定改造方向及目标，通过精英动员组织多元主体参与。村干部、乡村精英

和社会工作者集体确定公共空间改造目标，制定资金管理办法和项目实施

计划，社会工作者与村委会联合开展动员和宣传，邀请和发挥村民领袖在

信息沟通和组织动员等方面的优势，号召村民集体参与，制定“轮班轮岗、

人人参与”的空间再生产计划和规则，缓解乡村物质和人力资源的缺乏状

况。第二，Q 机构工作人员引导和组织村民共同参与“微改造”。组织村民

有序参与，并负责协调改造工作中的资源、利益及冲突关系，引导多元主

体“三清理、三拆除、三整治、三营建”
a
，以“微改造”方式提高乡村公共

a  “三清理、三拆除、三整治、三营建”是S村微改造项目的实践内容，具体指的是清理文

化广场的杂草杂物、死树死水、生活垃圾，拆除周边的危房旧房、电线电杆及违规设施，整治道 
路、土地及水塘，营建景观树、文化长廊及公共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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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和物质空间的便捷性和可及性。

2. 关系重构：培育乡村社会空间表征

Q 机构的空间实践强化了多元主体的空间联系与交往，通过关系重构

促进多元主体的关系弥合和情感联结，促进信任、平等、包容和认同的社

会空间再生产。首先，以空间生产实践推动小规模情感交往，重构乡村社

会关系。Q 机构坚持空间生产还权于乡村，调动乡村资源，动员乡村主体

共同参与，将政府、村委会和村民置于同一时空场域中。多元主体通过集

体协商凝聚价值共识，在共同参与中促进情感交流，将原子化的村民重新

串联起来，促进复合型社会资本增值 ，尤其是村干部带头参与，缓和了干群

关系。其次，拓宽公共交往平台，构建良性互动关系和参与机制。多元主体

在实践中优化关系结构，拓宽社会互动形式，生产新型交往空间，为村民闲

谈、散步和协商提供场所，村民在日常沟通中化解邻里矛盾和冲突，建构了

多元属性的社交圈，促进良性关系建构。最后，组织乡村文化活动促进村民

参与。社会工作者、村委会和舞蹈队借助落成典礼共同设计和组织“邻里守望”

乡村文化节，邀请各方主体参加，通过活动增强主体间的情感联结，激发村

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形成“自建、自管、自治、自用”的空间改

造和利用模式，形成常态化乡村互动和参与机制。四是组织乡村集体行动重

塑村民主体权威，构建适合乡村空间形态的实践主体结构。社会工作者通过

培育村民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村级联合会，以新型交往空间搭建多元主

体参与的制度性、物质性协商空间，围绕“功德林”维护、广场保洁和文

娱服务供给等组织集体行动，引导村民参与村规民约、文物保护章程及协

商议事办法的制定，激发村民的自治意愿及其对乡村自组织的认同。

3. 文化重塑：涵养乡村文化空间势能

文化空间势能转换是指通过重塑文化认同、唤醒集体记忆等方式培育、

储存和聚合乡村文化的内在能量，推动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共识、培育公共

信任、规范集体行为的功能转换为乡村治理能量。社会工作以“功德林”

物质空间载体及其社会空间关系为依托链接资源，动员村民生产出融合乡

村历史符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元素的乡村文化空间，为村民日常生活

实践提供空间载体，唤醒村民的共同记忆，增强乡村凝聚力和文化认同

感。一是通过恢复和还原民俗仪式、组织文化活动来生产文化空间。社会

工作者通过口述史梳理“功德林”传统仪式流程，还原“功德林扶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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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设立“功德林”理事会，编写功德簿，引导村民策划“农耕乡会”和

“药材品鉴”活动，丰富村民日常生活，唤醒村民的集体记忆，培养村民的

归属感和认同感。二是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供给能力，保障村民

文化权益，营造复合的文化关怀空间。社会工作者以村民文化需求为基础，

培育和孵化乡村自组织，建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联络机制，以公益

微创项目设立小额资金，鼓励夕阳红舞蹈队开展文艺会演，组织书法协会

营造文化符号，打造特色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品牌项目，提升村民参与乡村

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三是组织乡风文明实践重建文化秩序空间。Q 机构组

织开展敬老爱幼红黑榜、最美庭院等评比活动，建立乡村文明评审团和乡

村道德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多维度、多层次及多面向的考察、评估和讨论，

表彰个人和家庭道德模范，对破坏环境、虐待老人的家庭进行通报，发挥

公共文化在代际传递、秩序建构、身份认同方面的治理功能，推动乡村在

自我调节和规制的秩序中稳定运行。

（三）社会工作参与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的行动逻辑

在“功德林”空间的再生产中，社会工作将空间作为治理对象和依托，

以物质空间生产推动社会和文化空间再生产。社会工作参与乡村公共空间

再生产的实现得益于在贯彻和遵循空间正义价值、空间分析工具与空间赋

权技术的基础上的一系列空间实践，从而激活空间主体活力，整合空间生

产要素，促进空间合作生产，以此彰显社会工作独特的文化实践能力、资

源整合能力和情感劳动能力。

1. 价值逻辑：以空间正义激活空间主体活力

乡村空间正义体现为村民在空间发展中的生存正义、在空间生产中的

生产正义和在空间事务中的参与正义（夏志强、陈佩娇，2021）。社会工作

以空间正义为价值目标，通过资源重组营造物质空间，破解乡村公共资源

分配不均、空间公共区隔等空间非正义问题。一是社会工作者与 S 村委会、

村民等共同商讨、评估和制定“功德林”及文化广场营造计划书，以村民

需求和乡村发展为目标生产符合群众利益诉求的乡村公共空间，以此动员

村民参与空间生产，通过资源再分配实现权利分配，激活村民空间生产的

主体意识，保障以村民为主体的空间生产权。二是社会工作者以“功德林”

为主线，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文化墙并配套现代化无障碍休闲设施，这使

得再生产的物质空间既成为村民日常生活实践的依托，又成为展示乡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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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物质载体。政府及社会组织依托物质空间提供公共服务，提高乡村公

共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村民依托物质空间实现公共交往，由此促进空

间发展的正义。三是物质空间再生产过程及其再生产出来的物质空间为多

元主体参与和互动提供了平台，成为公共关系的延伸，多元主体以此为基

础进行对话和博弈，促进集体性共识的稳定输出和维持（许中波、孙哲，

2021），保障村民在空间公共事务中的参与权。社会工作通过对空间资源和

产品的生产、占有、利用和交换等正义问题的回应，促进村民的空间发展、

生产和参与正义。作为空间再生产的内驱力，空间正义又促进主体动员，

产生集体行动，影响空间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意识和行为。

空间正义根植于村落历史记忆、精神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现实情境中，

充分考虑特定时空下乡村整体性生活经验和意义，彰显了社会工作的空间

文化敏感性和文化实践能力。社会工作在农村实践中更加强调文化敏感性，

通过尊重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及其蕴含的价值，在不同文化脉络下设计特定

服务项目以提供适合地方民众的服务（古学斌等，2007）。社会工作的文化

敏感性体现在操作性和实践性两个层面，前者反映为社会工作对文化差异

的认知和理解，通过重视乡村空间内多元文化存在的意义、独特价值和内涵，

利用文化差异性实现身份嵌入和服务项目设计
a
；后者反映为将文化敏感发展

为文化实践能力，社会工作将专业服务与当地文化结合，通过挖掘、认识、

理解和运用文化，以文化适切的专业方法推动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
b
。

2. 工具逻辑：以空间分析整合空间生产要素

空间分析包含了空间中的物、人和关系等要素，以空间为分析单位

能够实现将人的问题置于广阔、动态的空间中。社会工作以空间为分析单

位，将空间问题、资源和需求视为影响空间主体实践及空间生产的核心，

从空间中寻求村民问题和需求的根源，挖掘、整合乡村资源和潜力，促进

a  如社会工作者在驻村前期认识到S村“熟人社会、农忙生产”等文化情境，采用“共在

协助生产、村干部引荐”等方式融入乡土社会，与乡村主体建立信任关系；在实践中，社会工
作者又关注影响村民日常实践的文化因素及相应的文化问题，聚焦“人在情境中”来系统评估
乡村文化空间重组及其与村民生活实践的关系，制定“功德林”营造及其文化实践项目以回应
文化空间重组对村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b  如社会工作者通过团结和动员文化实践主体生产出融合乡村历史符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元素的公共文化空间，恢复S村中断十余年的“功德林扶帽”活动，组织老人编写功德簿，
策划“农耕乡会”和“药材品鉴”等文化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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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与资源相匹配，实现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一是

乡村公共问题、村民需求具有隐蔽性、即时性和零散性等特征（郑广怀，

2023）。社会工作者以空间为尺度，深入村民日常生活实践的物质空间，以

常态化交谈识别乡村问题和需求，利用村民代表大会、婚嫁祭祀等文化活

动识别公共议题，通过治理实践的动态过程反向识别乡村问题和需求，形

成“从空间找问题”的需求识别机制。二是乡村公共空间拥有地方特有的

自然禀赋、风俗习惯和民众能力等丰富的情境性资源。社会工作者采取优

势策略而非补短思路，以承载和生产资源的公共空间为切入点，识别、挖

掘和整合乡村社会被疏漏、搁置或滥用的资源，将乡村资源释放、转换为

乡村内生动力。三是村民是空间生产的主体资源和重要对象，空间中的村

民兼具问题和资源两重性，社会工作者引导村民群策群力参与“功德林”

营造计划制定、资金监管及实践等工作，调动村民携带资源参与公共事务，

激活村民空间生产的主体性。村民在参与中分享知识和私人资源，由治理

的被动接受者转换为主动参与者。社会工作通过对资源、需求和主体等多

样化空间要素的整合和重置，实现空间资源与空间主体需求的精准匹配，

激活空间生产主体的活力，形成新的空间生产要素合力。

空间分析表现在对空间的敏感度和空间资源综合运用两个维度，反映

的是社会工作的空间资源敏感性和资源整合能力。前者体现为社会工作者

始终保持对空间的敏感，围绕复杂变动的乡村空间分析人的需求和问题变

化，从满足村民需求和协调人际关系、延续村庄习俗文化和发展现代文化

产业、整治地理环境和转化在地资源、发展集体经济和培育特色庭院经济

以及开发自然景观和修缮人文历史景观等“人、文、地、产、景”五个空

间维度挖掘和整合资源；后者反映在社会工作者根据服务项目设计及服务

对象的问题和需求，有目标、按计划地整合、共享和配置资源。整合资源

是将乡村空间内外资源进行互联互通，协调空间生产主体和组织间的合作，

形成资源互助网络；共享资源是将乡村空间内外资源向所有空间生产主体

开放，扩大资源使用范围，促进空间生产主体合作；配置资源是根据项目

设计要求和空间主体需求，合理分配资源，促进资源与空间主体的需求相

匹配，实现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

3. 技术逻辑：以空间赋权促进空间合作生产

空间生产效果取决于空间生产主体的能力、空间生产的方式和资源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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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社会工作在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过程及其空间产品中融入空间赋权策

略，赋予空间生产主体以参与权和参与机会，提升空间主体的实践能力，

促进多元空间生产主体的共同行动，增强空间生产主体的内部联系和交流，

推动空间主体多元化，实现空间主体合作生产（付钊，2024）。一是社会工

作者通过空间资源赋权和主体赋权为村民空间生产创造资源条件，培育其

空间生产能力。在规划阶段，Q 机构通过链接和整合乡村内外资源，推动

资源在空间中合理配置，为村民参与空间生产创造资源条件和机会；在生

产阶段，社会工作者引导村民建言献策，动员村民带着物质、技术和工具

等参与空间生产，通过集中培训、教育宣讲等方式促进政策、技术和理念

等知识要素在不同群体中扩散，提升村民的生产能力和实践知识。二是乡

村公共空间生产依赖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在规划阶段，社会工作者通过

组织赋权将政府、社会组织和村民置于同一空间场域，各主体在协商、讨

论中围绕项目优先次序和行为责任建立合作共识和行动规范，在平等、信

任的互动中交换意见、协调利益冲突，进而生产社会资本，达成空间再生

产的集体共识；在生产阶段，社会工作者通过组织动员、制定规范、协调

关系等方式倡导多元主体共同付出资金、时间、技术和精力，通过共同决

议、共同建设、共同管理的过程推动物质空间生产，进而影响社会和文化

空间再生产。多元主体依托再生产的公共空间达成集体共识，触发集体行

动，解决乡村公共事务，改变乡村空间生产的单一结构，维持合作生产机

制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空间赋权更加关注人与空间建立情感联结的过程，彰显了社会工作的

情感性劳动和情感生产能力。随着物质空间营造和物质需求满足向更深层

次的情感需求回应和积极情感塑造转变，社会工作通过积极的情感劳动，

激发个人情感、促进人际情感和凝聚群体情感（罗强强、方文丽，2024）。

社会工作在空间赋权中将原子式分散的现代陌生关系体转换为交往密切的

熟悉关系体，以物质空间再生产过程将一群有共同问题和需求、共同利益

和目标、共同文化和价值观的空间主体置于同一场域，通过协商、合作的

方式实现微观和宏观层面的个人与空间关系联结（付钊，2023）。同时，社

会工作通过情感性劳动促进空间主体与空间环境相适应，不断激发空间主

体的正向情感体验，推动空间主体在空间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积极的

情感氛围，实现情感共鸣和关系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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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结合空间理论，以 S 村的案例分析社会工作参与乡村公共空间再

生产的过程，以此探讨社会工作参与的空间嵌入策略和逻辑。社会工作通

过资源重组、关系重构和文化重塑的实践营造物质空间载体、培育社会空

间表征和涵养文化空间势能，推动乡村物质、社会和文化空间再生产。乡

村公共空间再生产的实现，得益于社会工作在贯彻和遵循空间正义理念、

空间分析工具与空间赋权技术基础上的一系列空间生产实践。乡村公共空

间生产与再生产是多元主体合作实践的过程及产物，相较于国家权力在民

主制度建设、基础设施优化和乡村组织动员层面的推动，以及乡村社会自

下而上的由农民自发、精英主导和组织引领的生活实践，社会工作的专业

优势体现在文化实践、资源整合和情感生产等能力上。乡村公共空间再生

产并非局限于重构乡村空间格局，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促进了乡村空间结

构与空间治理秩序的统一。随着物质空间到社会空间再到文化空间的层层

推进，乡村空间重构由具象向抽象拓展，实现从物质空间载体到村民的日

常生活秩序再到乡村共同体精神的逐层深化（崔宝琛、彭华民，2020）。物

质空间生产为多元主体基于平等、包容和开放的公共交往提供了空间载体。

多元主体在物质空间聚集的基础上经由社会空间再生产过程实现基于利益、

情感、认同、归属和信任的深度联结和再组织化。文化空间及其文化实践

唤醒集体记忆、规范集体行为和凝合公共价值，重建乡村秩序和集体意识。

重构的乡村空间整合治理资源和提供治理平台，重塑治理关系和联结治理

主体，凝聚治理共识和重构治理秩序，营造出一个主体多元、目标一致、

关系和谐、资源集中和秩序井然的乡村治理格局。

社会工作实践的空间嵌入基于对人与环境关系的系统研判，聚焦治

理体系中“物”和“人”的社会空间变迁尺度及其关系，以乡村物质、社

会和文化空间为具体的治理对象和依托，实现了社会工作实践对象由传统

的“人”向“物”的拓展。该实践反映的是社会工作在回应复杂和变动的

现实社会环境问题时所建构出的不同行动策略和实践模式，也是社会工作

者创造性和差异性知识生产能力的显现。正如杨威威、郭圣莉（2023）所

言，基层社会空间变革给民众日常生活带来多重影响，社会工作应嵌合在

社会空间变革中感知空间特征，采取社会调查等方法感知社会状况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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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推进社会工作实践的在地化，避免落入结构性力量下“有达标而无

效果”的管理主义陷阱。从作为“物”的公共空间出发的治理实践也拓展

了社会工作对于人与环境互动的关注点，以空间再生产串联多元社群，并

将生产过程作为社群的参与平台，增加社会工作服务的系统性，成为创新

社会工作服务的新突破口（何宇飞等，2022）。有研究关注了“双百计划”

实践，其也证明了物质空间改造不只是改善环境，更是利用资源重塑物质

空间的功能属性，以维系社会交往、巩固社会资本和激发归属感，为乡村

治理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向羽等，2020）。上述研究关注了一些具有空间视

角的社会工作实践，但忽略了空间本身或仅仅将空间视为社会工作实践情

境的物理变量，难以表明空间生产本身与社会工作的关系（李侨明、张和清，

2023）。相较于上述研究，本文引入空间理论，视空间为治理的逻辑和起点，

展示社会工作从作为治理对象的空间入手，调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空间再

生产的实践过程，解释了社会工作依托空间主体和资源要素推动乡村公共

空间再生产的逻辑。这一实践蕴含着“对空间的治理”和“在空间中治理”

的双重内涵（颜昌武、杨怡宁，2023），前者旨在对物质空间进行规划和改

造，进而影响空间中的权力关系、社会关系和文化结构；后者将空间资源、

秩序等要素纳入治理范畴，依托空间寻找治理对象和需求，借助空间载体

承载专业方法，实现空间塑造治理方式。本文超越了以往社会工作实践以

空间中的人及社会关系为治理对象的传统界限，弥补了既往研究在乡村空

间类型划分、空间生产实践过程及其逻辑机理剖析等方面的不足，证明了

以空间为治理对象或依托的社会工作实践符合乡村空间重组特征和村民对

乡村公共性及公共空间的需求，这一实践是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有效策略

和模式。

随着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空间越来越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资源和要

素。社会工作更应具有对空间事物和关系的感知想象力，并尝试以空间为

治理对象或依托，通过对空间的具象化和概念化，从空间寻找新的治理议

题和方法，并在治理与空间之间形成一种密切关联，推动社会工作治理的

空间化嵌入和对空间的治理化嵌入，实现社会工作与治理、空间的一体化

发展。需要指出的是，乡村空间再生产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系统性工程，

社会工作虽然具有参与空间再生产的能力和优势，但这种能力和优势的实

现还依赖于国家政策支持、乡村治理情境协调和乡村资源要素适配。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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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重组是整合政府资源、社会资源和乡村资源的过程，社会工作的功能

在于识别和挖掘资源并实现有效整合和再分配，而在资源提供和创造层面

略显不足；二是关系重构旨在促进空间主体建立基于信任和认同的关系，

但乡村空间往往存在着复杂且交织的私人关系、组织关系、干群关系和政

社关系，社会工作能够促进私人关系向组织化关系转变，而干群关系和政

社关系则具有明显的体制特性，更依赖于国家与乡村的有效互动；三是文

化重塑能够重建文化景观和唤醒文化意识，但文化重塑能否转换成与之匹

配的治理效能还依赖于空间的文化资源禀赋，对于一些缺乏文化资源和治

理情境的乡村而言，国家或市场的介入就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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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Embedding and Reconstruction: The Strategy  
and Logic of Social Work Participation in the 

Reproduction of Rural Public Space
Fu Zhao

Abstract: The key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lies i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multiple 

values of the countryside as a regional space. However, the reorganization of rural 

spac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has resulted in the mismatch 

of rural resources, the imbalance of relations and the disfunction of culture, as 

well as the spatial justice problems derived from it, which restrict the process of 

rur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spac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patial embeddedness of social work governance, and 

finds that social work takes space as the object and support of governance, and 

promotes the reproduction of rural material, social, and cultural space through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resource reorganization, relationship re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remodeling, in order to create material space image, cultivate social 

space representation and conserve cultural space potential energy. In practice, 

social work takes spatial justice as its value concept, spatial analysis as its tool, 

and spatial empowerment as its technical method to activate the vitality of 

spatial subjects, integrate spatial production factors, promote spatial cooperative 

production, promo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space, and realize the 

spatial embedding of governance. Compared with other subjects, social work 

shows its unique professional advantages in the reproduction of rural public 

space, such as cultural practice ability, resource integration ability and emotional 

production ability.

Keywords: social space theory; reproduction of rural public space; social 

work; rur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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